
长城抗战概述

黄 绍 竑

一　　长城抗战前的国内外形势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提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

策。他把中国共产党历次团结抗战的宣言封锁了，他认为与中国

共产党的关系是个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对日本帝国主

义者倒是可以忍让妥协的，把中国共产党剿灭之后再行抗日。那

时国内军阀由于宁粤的和谈合作表面上虽然是统一了，但有些地

方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不论两广、四川、云南、山西都是由军阀统

治着，本质上一点没有改变。

蒋介石政府的外交政策，唯一是向帝国主义者所利用的国际

联盟呼吁，希望用国际联盟的力量，压迫日本交还东北，把中国的

命运完全寄托在国联的身上。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声称：“中国

将其国家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的余地。”当时被蒋介石、张学

良打倒避居山西汾阳的冯玉祥有电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

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

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

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颇能代表当

时社会上的呼声。但南京政府充耳不闻。

由于中国的呼吁，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到东北调查。李顿调

日本政府的意旨之后才到中国来。查团先到日本“，秉承” 南京政

府就好似救星一样殷勤谄媚地来欢迎它，希望它说中国的好话，主



持公道。参加调查团的唯一的中国代表顾维钧随调查团到东北

后，日本关东军就不让他与指定之外的任何中国人接触。不但他，

就是中国名记者戈公振作某些访问也被拘捕。据顾维钧回来报告

的时候说，有些重要的场合他都无法参加；他唯一见到的中国人是

火车上旅馆里的侍役。有一个侍役秘密地流着眼泪对他说：“我们

不愿意做亡国奴，东北人民都不愿意做亡国奴。我们希望政府抗

战，我们在里面尽力帮助政府。如果政府不抗战，我们自己也去参

加义勇军抗战。”顾并说义勇军在东北各地声势很大，日本鬼子很

害怕。

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了，它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

但不承认满洲国。蒋介石政府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日本政府却

还认为不满意。因此日本南陆相声明称：国际盟约不能适用于有

特殊情形之地方协定，决不能接受国联的决议的调停与裁判，否则

日本退出国联亦在所不辞。果然日本不久就退出国联，继续进行

对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

当时东北义勇军真是如火如荼，马占山、冯占海、苏炳文、李

杜、丁超等的大名几乎妇孺皆知。爱国人士既对蒋介石的抗战失

望，就把希望寄托在义勇军的身上。但蒋介石对于义勇军非常冷

淡，不但没有丝毫物质上的支援，也没有一些精神上的鼓励。蒋介

石在一个义勇军代表的报告里批示：“已据转交部汇报编录增光史

册矣。”他并下令禁止组织义勇军，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义勇军

孤军奋斗，经不起日军的压迫，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下半年，马占山、

苏炳文、李杜各部都退入苏联境内，解除武装。冯占海等部则退入

热河境内。剩下来的义勇军，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更艰

巨、更深入、更持久的抗战。关东军就趁此进兵热河、进攻长城。

二　　蒋介石迫张学良下野

一九三三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侵略



计划，开始向热河进攻。一月六日，日本军进攻山海关，何柱国部

队予以还击，是为长城抗战的开始。

日军进攻热河的计划是：（一）由绥中沿北宁铁道向山海关正

二）由朝阳、凌源、平面进攻 泉之线进攻 三）由开鲁向赤峰进

攻 四）由林西向多伦进攻（。三）（、四）各路皆会师承德，然后再

分兵进攻长城各口。

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冀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

南京国民党中央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炮声响了，他知道再不抵

抗，连热河、河北都保不住，就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开始进入

热河布防。那时他名义上是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以下简称北平

军分会）的代理委员长（委员长仍是蒋介石），可以指挥华北各省军

队 年内战的。但华北军队如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在一九三

时候，都是由于他帮助蒋介石而致失败的，他怕阎、冯宿怨未消，不

听指挥，不肯协助。单独东北军抗战是无把握的，他唯一的办法还

是求援于蒋介石。

蒋介石却想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引诱两广参加“剿共”的阴谋。

这年一月二十一日，他叫我同训练副监徐景唐赴广州，同陈济棠、

李宗仁等商量，要两广出兵江西帮助“围剿”，他好抽调中央军北上

抗日。在此稍前的时候，陈济棠驻沪代表杨德昭曾经谈过：如果中

央决心抗日，则广东愿意负江西“剿共”的责任。蒋介石就抓住这

个机会，使两广军队到江西参加“剿共”。不料陈济棠揭破了他的

阴谋，同时也暴露了陈自己的抗日的假面具。我和徐景唐到了广

州，陈召开军事会议，所有两广的高级将领及高级党政人员都参

加。他们表面上不肯说不出兵，而是用要求军费和要求械弹来拒

绝。陈次日邀我单独到他家里谈话，他说“：季宽，我们是十几年共

过患难的老朋友，我们要讲真心话。老蒋要我出兵江西，系唔系

（是不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们的军队钳着，好抽出他的军队来搞

我们呀？我想一定是的，他的抗战是假的。你睇（看）系唔系啰？”

我笑笑不答，也就是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他又说：“不但日军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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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就是占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到江西。”我回到南京把这种情

形向蒋介石报告了。蒋就以此为借口，仅调尚未参加“剿共”的中

央军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刘戡的八十三师北上，

敷衍张学良。其实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还多，如胡宗南的第一

师，驻在河南闲着没事。我当时在报上发表两广团结抗战，都是一

些鬼话。

二月下旬的某日，蒋介石召见了我，要我去当北平军分会参谋

团参谋长。我说“：我与汉卿（张学良号）未曾见过面、处过事，而且

军事也非我所长，恐怕将来要误事。还请委座（指蒋）另行考虑

吧。”其实我心里对参加抗战是愿意的，但我以内政部部长的地位

去当张学良的参谋长，心里总有些不愿意。蒋明白我的意思，他

说：“北平军分会仍然是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而且敬之

（何应钦号）同去，他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不但要在军事上帮帮敬

之的忙，尤其在政治上要帮帮他。”我知道他已决心要张学良下野，

由何应钦来代替；我和何应钦还合得来，就答应了。

接着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部长罗文

干、内政部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军政部厅长王伦、参谋部

厅长熊斌、还有宋子文的朋友银行家胡六（胡筠庄）的老婆胡六嫂，

一行人浩浩荡荡专车北上。表面上看，好似南京国民党中央很重

视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良，内容却各有各的作用。宋子文表面

上似乎是作财政上的支援，其实是用来对张学良说私话，并为他出

国作布置；此外还走一些英美外交路线，不久就回去了。何应钦表

面上似乎是作军政上的支援，其实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罗文干

则是要与北平各国外交团打交道，看看风色，为一面抵抗、一面交

涉的外交方针摸摸底；不久也回去了，由次长刘崇杰代替。我虽然

是参谋长，但主要是供以后各方面政治上的奔走，因为蒋认为我还

①本辑第七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文内，误把到广东去这段经过，写在塘

沽协定之后，应予更正。



有些“肆应”之才，可以做“安内”的工作。专车到了徐州，不敢经天

津到达北平，恐怕天津的日本兵知道了出来为难。其实日本人对

这些人去北平，是欢迎的。专车由徐州转陇海路经郑州，再转平汉

路北段到北平西站下车。大约是二月二十八日的早晨，张学良并

没有到站迎接，因为他还在黑甜乡里起不来，派人招待。我同何应

钦住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宋子文另有他的秘密住所。

当日下午两点多钟，我同何应钦去顺承王府（即现在全国政协

秘书处）拜访张学良，听取前方的情况。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

神颓丧。他把热河及山海关方面的情况告诉我们，那时听他的口

气，对战局好像还有把握。坐谈久了，他就要到里面去打吗啡针。

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位“少帅”见面的情形。我们每日下午都得到那

里商谈，我心里想：这样的情况怎能长久相处下去。闲了没事，也

和一些北平上层人士接触，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

望担忧，恐怕要误了国家大事。

日军于二月二十四日向热河进攻，先后占领了开鲁、凌南以东

各地，继续向赤峰、建平、凌源等地进攻。热河主席汤玉麟闻赤峰、

建平、凌源等地失守消息，即在承德作撤退准备：先把所有的汽车

装载他私人的财产，向古北口撤退，因而影响了前方的士气。号称

险要的平泉以北承德以东的黄土梁子主要阵地也自动放弃不守。

日军既占领黄土梁子，即分兵两路：以一部南向平泉攻喜峰口，以

主力西向承德攻古北口。日军于三月四日占领承德，汤玉麟已于

早一日退逃滦平。张学良闻讯大为震惊，当即下令通缉汤玉麟。

张学良那时对我们曾作出要亲率王以哲等军去恢复热河、与日本

鬼子拼到底的豪语，但迫于舆论，不得不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

驻在南昌专心致力进行“围剿”红军的蒋介石，知道热河失守，

张学良引咎辞职，即于三月六日乘飞机到汉口，改乘火车到石家

庄，宋子文也同来。何应钦和我接到电报后，就先到石家庄去迎

候，同行的还有山西阎锡山的代表徐永昌。蒋介石在车上召见了

我们，听我们把情况报告之后，问我们对于张学良辞职的意见。蒋



介石在南京早已决定要何应钦来取张学良而代之的，现在为什么

还要问呢？因为对于东北军的底子还没有摸清楚，还有些顾虑。

我们说：第一，如果还让张学良干下去，不但全国舆论不满，而且北

方军队如山西阎锡山的军队，西北军宋哲元的部队，以及商震、孙

殿英等部队都会不服。我们以后就指望这些军队继续抗战，中央

军是不能多调出来的。第二，张学良虽有亲率未曾作战的东北军

去收复热河与日本鬼子拼到底的表示，但以他的精神体力是做不

到的；而且拼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第三，即使准张学良辞职下

野，东北军也不会有什么顾虑。蒋介石根据我们的报告，就决心准

张学良辞职下野，由何应钦来接替。

张学良知道蒋介石来石家庄，也打电报去，想和何应钦等一同

去石家庄迎候。但蒋介石还没有得到何应钦和我的报告，主意没

有打定之前，不便就与他见面，就复电说“：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

人，不必就来，有必要时再约地见面。”蒋介石同我们见面商量的次

日，就约张学良到保定见面。张学良先到车站迎候，蒋介石后到，

在蒋介石的专车上见面，仅有宋子文一人在座。何应钦和我在另

一专车上，没有参加，怎样谈的，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会谈仅仅个

把钟头，张学良就很颓丧地辞了出来。蒋介石走后，我们和张学良

各乘各的专车回北平。次日张学良就发出辞职下野的通电，不日

离开北平到上海去了。

三　　何应钦的作战部署

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负华北军事的责

任；我当了参谋长，都在居仁堂办公。参谋团设在府右街南口右侧

的大楼（即现在北 侯京市政府地址），除由南京带来几个高参

成、陶钧、徐祖诒、徐佛观等外，其余都是东北军的原班人马。何委

东北军参谋长鲍文樾为军分会办公厅主任。原任张学良参谋处处

长的金元铮（前清贵胄，陆军小学、保定军官三期毕业）是满族人，



恐怕他靠不住，就加设了一个作战处，由徐祖诒任处长，也在居仁

堂办公。何应钦和我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

策，倚靠两千多年来秦始皇遗留下来的万里长城作为防御的唯一

工事，想守住长城各口 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阻止日

军进入关内。独石口方面的防务调傅作义部队担任，傅作义本人

进驻张家口。古北口方面把溃下来的东北军王以哲等部撤下整

理，而以由南方调来的中央军徐庭瑶的十七军（辖第二师黄杰、第

二十五师关麟征、第八十三师刘戡）担任。喜峰口方面的防务以宋

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担任。冷口方面的防务以商震所部第三十二军

担任。由长城撤下来的东北军整理后，调北宁线天津以东及冷口

以东担任防御，同时令孙殿英部坚守多伦以东地区，作敌后的威

胁，使日军不能不有一些后顾。这是完全防御性的到处挨打的作

战计划，根本谈不到进攻和收复热河、收复失地。

日本关东军既占领了黄土梁子，即分兵一部（大约一个旅团）

南下占领平泉，向喜峰口进攻。东北军万福麟所部直溃口内，日军

先头于三月九日占领喜峰口。调往该方面增防的原西北军二十九

军宋哲元所部主力方到达遵化，先头冯冶安师黄昏后到达喜峰口。

冯部乘敌人不备进行逆袭，黑夜里不用火器射击，而用大刀砍杀，

用刺刀混战，杀死杀伤敌人不少，也有所虏获，把喜峰口夺回。这

是长城抗战唯一的胜利。捷报传来，振奋全国的人心；大刀队的威

名几乎把现代的精良火器都掩盖了。日军遭此意外的挫折，重新

部署进攻，该方面一时成为对峙的状态。

日军主力（约一个师团以上）占领承德后，即向古北口进攻。

东北军王以哲部节节败退，企图固守古北口，等待中央军徐庭瑶部

的增援。徐庭瑶军先头关麟征第二十五师，于三月九日夜到达古

北口城，而王以哲已被日军击败，急于退走，十一日就把古北口关

口丢了。关麟征亲率所部增援，企图夺回古北口，不幸中弹受伤，

不能达到目的，乃据守南天门阵地。黄杰的第二师到达增防后，该

方面也成了对峙的状态。刘戡的八十三师也调到该方面，由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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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长杨杰任总指挥。

这时我们觉得榆关方面防守石门寨的何柱国军过于突出，不

能不顾到冷口万一被敌人突破，敌人就可以占领迁安下滦州；喜峰

口万一被敌人突破，则敌人可以占领丰润下唐山，截断榆关方面何

柱国的归路。为了缩短战线，把何柱国军调驻滦河西岸，破坏滦河

铁桥，依靠滦河作为防御。同时增强冷口方面的防御兵力。我们

于三月二十日给何柱国撤退的命令，平津日本报纸次晨就清清楚

楚地刊登了出来。这当然是由于汉奸或电报密码泄漏出来的，可

见我们作战的一切计划敌人是清清楚楚的。国内报纸则攻击这次

的撤退是受日本的要求。因此何应钦不得不向记者声明：“我军此

次对于滦东的军事调动完全是为了战略上的关系，绝无政治上的

关系。”

孙殿英所部大约有三万余人，在三月以前即进达赤峰、围场地

带，支援那方面的东北义勇军。日军进攻热河，同时以骑兵一个旅

团附飞机坦克向孙部进攻，孙部溃退多伦以东地区。何应钦原要

孙固守多伦以东的山岳地带，以减轻日军对长城进攻的压力。但

孙经不起日军的压迫，于三月上旬放弃多伦，继续向沽源溃退。孙

部军纪极坏，沿途骚扰不堪，外间并有谣言，说孙已接受伪满的委

任，并没有与日军接触，就向后撤退。何应钦大为惊疑，因而对他

的军饷、给养扣而不发，他的驻平办事处处长找我诉说经过，我想

这样总不是办法，于是自告奋勇，到沽源多伦前方去视察以明真

相，好作处理。我乘火车到张家口，会同傅作义坐汽车向沽源前

进，路经张北县与傅部的将领们见面。在沽源以北的平地脑保（蒙

语，泉水的意思）碰到了孙殿英。他向我叙述经过说“：多伦在地图

上虽是个大地方，但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而且四面都是荒漠平沙。

虽有些山，但是与南边的山完全两样，寸草不生，山势平延，很难阻

止敌人坦克车的冲击和飞机的轰炸。即使没有敌人到来，我这三

万多人也不能久驻那里，既没有兵站补给，又没有积储，一切都要

就地想办法，所以军纪太坏，事实就是这样，我是承认的。至于说



我不见敌人就溃退，请部长你去看看，我那些伤兵是哪里来的呢？

又有人造谣说我受了“满洲国”的委任，部长你知道，全国都知道，

我孙殿英挖了小溥仪的祖坟，即使我去投他，他肯容我吗？岂不是

把我这麻子脑袋往刀上送？我孙殿英虽然是土匪出身，混了几十

年，也还知道一些民族大义，即使至愚也知道自己与小溥仪有不共

戴天的仇恨。那些造谣的人无非是想栽我，请部长转报何部长，并

且妥为处理。我一定服从命令，绝无二心。”我心里想他后面这段

话，倒是实情，他所以不投伪满的关键就在这里。于是我答应即发

欠款四十万元和面粉四万袋，并指定他在沽源、独石口、镇岭口一

带向东面北面布防，好抽出傅作义部队作为机动使用。

在这期间，北平的古物正在南运。古物在北平的有两部分：一

是属故宫博物院的，一是属于内政部古物陈列所的。当本年一月

山海关失陷时，南京政府行政院决议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并

以榆关陷落平津危险，决将古物南运保存。北平各团体反对政府

迁移古物，一月二十三日北平各界组织保护古物协会，通电反对南

运，谓政府须全力守北平，若虑古物资敌，则华北数千万方里数千

万人民应先保护，不应只顾古物等语。这个义正词严的通电，南京

政府不加理睬和反省，仍然用军警保护运出，直到四月间尚未运

完。我到北平的时候，内政部押运人员向我请示，那时我正忙于军

事，就说“：整个河北和北平正处在危险状态，守护之不暇，还有工

夫顾那些东西吗？你尽量地运，运出多少算多少吧。”有一天，我到

古物陈列所去看看，那位所长问我“：部长要不要一两件东西？”我

听了很惊异地说：“所里陈列的古物，可以任由长官来要的吗？可

以由你送人的吗？”他听见我的话有责备的意思，就转口说“：并不

是所里已经陈列的东西，那都是顶好的编了号的。库里还有许多

次等的东西，没有编号，没有登账的，拿一两件也不要紧。”其实这

个弊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在那些所谓“古物保管专家”的手里，

即使已经编号登记的珍品，他们也可以用假的换了出来。后来故

宫盗宝案的发生，不就是这样的吗？可惜我那时候对字画古董不



感兴趣，不然的话，尽可以大大捞它一把。

四　　在交际花家里处理军国大事

大约是三月二十三四号，前方比较平静，蒋介石曾秘密来到北

平。当时虽说是秘密，后来报纸也知道了。蒋来北平是听取各方

的报告并作指示，在居仁堂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各方面的高级将领

都出席作了报告。古北口方面总指挥杨杰在席上大谈其后退配备

的战略，他要把南天门阵地（古北口以南的阵地）向后撤退到密云

县以东地区，引敌人深入，而在两侧配备两个军同时出击，一举就

可以歼灭敌人的主力，长城战事就可以转移为攻势，不致坐着挨

打。他并且报告前方敌人不断增加，战事如何激烈，要求增援。何

应钦素与杨杰不睦，素来都把杨杰叫做杨大炮，听了很不高兴，就

说“：前方没有什么激烈战事吧！”杨杰说“：我刚才由前方回来，难

道还不清楚？”何应钦就叫“：王厅长（伦）你立刻打电话去问问徐军

长（庭瑶），前方的情形怎样？”王伦打电话问徐庭瑶，回话说前方很

平静。弄得杨杰当场下不了台，满面通红，一言不发。不久杨杰的

总指挥也撤消了，由徐庭瑶代理。杨杰从此就反对蒋介石。不过

日军增加确是事实，正在部署尚未攻击，原来是第八师团，后又增

加了第六师团一个旅和一个骑兵旅团，是由多伦方面转移过来的。

蒋介石作了最后指示，肯定地说，要以现在兵力竭力抵抗，不

能希望再增加援军。会后随往西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衣冠冢，并

同何应钦、杨永泰和我在香山饭店吃了一顿不饱的晚饭，他就回南

昌去了。交下一些问题，留杨永泰在北平与各方商量处理。当晚

我即邀杨永泰到北平著名交际花杨惜惜家里去玩，顺便同各方的

代表商量处理问题。到有东北军方面的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

山西方面的徐永昌，宋哲元驻平代表萧振瀛。杨惜惜是以前平汉

铁路局会计科王科长的小老婆，王某贪污了十几万元，死后这些钱

都归了杨惜惜。她有自己的漂亮汽车，华丽的公馆（缎库胡同五



号）。那里有酒，有色，有财，经常有些“要人”出入。我们这些人在

那里真是乌烟瘴气，蒋介石交下来的所谓军国要事，就是在那里商

量处理的。

长城战事日形紧迫，北平也不能不有些军事布置。我们调了

一些部队布置城防，主要是东城和北城。驻军在驻守地区，入夜是

戒严的。在东城区苏州胡同一带素来是外侨尤其日侨活动的地

方，他们不守驻军的戒严令东窜西窜。驻军哨兵要他们站住加以

盘问，也是很平常的事。日本武官酒井隆也受到了哨兵的盘问，次

日酒井隆就带了两个全副武装的日本步兵要到居仁堂见何应钦当

面抗议。新华门守门的宪兵要武装的日兵停在门外，请酒井隆单

独进去。酒井不答应，大闹起来。宪兵请示，何应钦也只好让他带

着武装士兵到居仁堂。会见的时候，两个武装日本兵就站在跟前。

何应钦抗议他这种无礼貌的举动，他的回答是因为在北平他的生

命没有保障，因此不能不带同武装进行自卫。何应钦问他原故，酒

井就说昨天晚上被哨兵盘问，并诳言哨兵要他跪下，拿大刀想杀

他；因此他要带武装保护前来抗议。还说他与何应钦是旧相识，是

同学，才来当面抗议，否则就会自由行动起来了。何应钦除一面向

他解释道歉之外，还下令驻城部队以后对外国人要客气，要礼貌。

尽管长城战事如何紧张，何应钦和我还摆出好整以暇的姿态。

有时去玩玩高尔夫球，有时去打打猎。有一天，他同我去游颐和

园，那时泮水初解，浮冰绿水之间，有上百成千的野天鹅浮游。我

们问管园的可不可以打？他说从来没人打过，所以它才年年敢到

这里来快乐地游玩，一过春天，它就飞去，一到冬天，它又回来，是

颐和园的天然美景。也就是说虽然没有禁令，可是从来没有人打

过，以免破坏这天然的美景。他说话的用意，无非是想阻止我们去

打。但我们猎兴大发，莫说没有禁令，就是有，我们一个是军政部

部长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一个是内政部部长兼北平军分会参

谋长，莫说是要打几只野天鹅来玩玩，就是要打三贝子花园里（即

现在的动物园）养的老虎和狮子又有谁敢来阻止呢？于是我们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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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开枪打了。后来听说天鹅从此就不来了。“始作俑者其无后

乎”！

冯玉祥这时在张家口开始酝酿组织抗日同盟军。我同冯是一

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在徐州第一次见的面。“九一八”事变

后，他一度到南京，又见了一次面。三月二十八日我以私人名义，

同高参陶钧到张家口去访问他，并看看情形。他请我吃一顿粗劣

的晚饭，席间他说明了他抗日的宗旨，并力诋张学良、蒋介石的不

抵抗主义的误国卖国。我心里想：现在长城不是正在抗战吗？何

必另立旗帜。但我又想到抗战人人有责，多一方面的号召，壮壮声

势总是有益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光杆。让他搞去吧，横直搞不出

甚么名堂。因此我没有同他辩论什么，也没有劝他到南京去，我就

回北平向何应钦汇报。但何却对冯十分重视，他说：“老冯这个家

伙野心很大，抗战不过是用来掩护的名词，以后如何发展，如何收

拾，很成问题。”长城战事正在吃紧，只好暂时不管。

四月下旬，方振武的部队响应冯玉祥的号召，由山西介休县开

到了河北邯郸。北平军分会要他在邯郸候命，不拨火车给他北上，

他就步行到了定县。我与方振武以前也有一面之交，何应钦要我

去定县，同方商量，改编后参加抗日，拟改编为两个旅，以鲍刚、张

人杰为旅长。他不同意，继续步行北上，到达徐水、满城附近。后

方军队这样自由行动，何应钦大起恐慌，于是借口统一军令，饬将

所有在察哈尔及河北两省的抗日救国军及义勇军等名目一律取

消，其有人马充足的部队准改编为正规军参加抗战。这个命令的

用意是想破坏冯玉祥抗日同盟军的计划，但不发生什么作用。方

振武、鲍刚等的部队仍继续徒步向张家口集中从事抗日，精神是令

人钦佩的。

五　　消极抵抗节节撤退

北宁线方面自何柱国军退守滦河西岸，日军即进占抚宁、昌



黎、卢龙等地，与我军隔河对峙。喜峰口方面因宋哲元的二十九军

防御相当坚固，敌人避免正面攻击的牺牲，找到冷口方面的弱点。

那里原是东北军缪澄流师担任，后来商震部的黄光华师增加上去，

虽然努力抵抗，但经不起日军的攻击，冷口遂告失陷。日军占领冷

口后，分兵占领滦河上游的迁安，威胁滦河西岸阵地的侧背，主力

则绕到喜峰口的后面，向防守喜峰口的二十九军形成前后夹击的

姿态。因此防守喜峰口的宋哲元军不能不撤退，北平军分会乃令

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等军撤至宁河、宝坻之线，宋哲元军撤至三

河、平谷以东地区。敌人继续前进，先后占领遵化、玉田、丰润，向

我军压迫。我为了布置津东防御去天津走了一趟。据说溃退的东

北军纪律很不好，他们有一句话“：妈拉个巴子是个碟吃饺子。”当

时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问人说是见到女人，不论老少都要奸淫。

因此津东难民纷纷逃集天津。我在天津还去拜访了亲日分子张志

潭（已由南京任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据说他们对日本人

有什么活动。其实汉奸石友三、张敬尧已在天津北平开始活动了，

与他多少有关系。我在言语之中表示要他顾全大局，听候中央处

置，不可单独行动。他表示这个仗打不下去了，首先军队纪律太

坏，人心恐慌，甚至有些人宁愿欢迎日军到来。他的话可说是代表

了他自己，也代表了某些人。我在天津想与前方联络，但联络不

上。因为那条线（即宁河宝坻之线）并不是预先构筑好的阵地，而

是临时征些民工挖了一些土壕，更未架设通信网。前方情形十分

混乱，眼见那线也守不住。我转回北平把情形报告何应钦。

古北口方面是敌人进攻的主力。自古北口失守，我军就坚守

南天门。南天门地形险要，不能使用很大的兵力。日军以全力进

攻，战事很剧烈，进展甚慢。徐庭瑶的中央军三个师，起初是关麟

征第二十五师在第一线，被打得残了，黄杰的第二师顶上去，换下

二十五师，第二师又被打得残了，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又顶上去，换

下第二师。由南天门而石匣镇、而密云，节节抵抗，节节撤退，就是

这样挨了两个多月，是长城抗战作战的时间最长、战事最剧烈的地



方。三月间因喜峰口二十九军大刀队一次的胜利，上海妇女界组

织妇女慰劳队到喜峰口慰劳二十九军，对古北口方面则没有去。

我对她们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莲说，古北口方面的战事比喜峰口方

面激烈得多，她们都不相信。可见当时报纸把大刀队捧得天那样

高，把对日抗战最激烈的部队都忘了。东北军方面更没有人理睬。

徐庭瑶军退到密云附近，既无险要的地形，部队又皆已残破，

不能作有效的抵抗。北平军分会事先把傅作义的部队调到昌平附

近向怀柔、顺义出击。但经日军的攻击，作战不利，退守顺义、怀柔

以北山地。日军进至顺义附近，距北平仅五十多里。而京东方面

的日军既占领三河进迫通州，宝坻日军进迫香河，对北平形成三面

包围的姿势。这是五月二十四日的情形。当日军迫近顺义的时

候，日军飞机九架飞过北平上空，飞得很低。机上的太阳敌徽及驾

驶员的面目都看得清楚。那时既没有防空警报，也没有防空洞设

备。我和何应钦听到了机声，才跑出居仁堂到假山下去躲避。我

们的高射炮队也咯咯放了几响。但敌机并未投弹就飞回去了。事

后英、美外交人员深不以我们的高射炮的射击为然。他们说：

机不是来轰炸的，向他们射击，就会引起他们的轰炸或扫射。”但敌

机不轰炸、不扫射，只有天晓得。也许他们外交人员事先知道吧。

这个期间，德国总顾问费而采，也同在北平参加我们作战的计

划。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作战处长。他

每天都到居仁堂听听情报，看看地图，或同我们谈谈。但我觉得他

只有一般的战略见解，尤其对中国部队的情形根本就不清楚。东

北军自滦西撤到宁河、三河之线，又被敌人突破。他问我，那方面

既不是敌人的主力，东北军的番号又那样多，为什么守不住？这个

很容易答复的问题，弄得我很难答复，只好耸耸肩膀。五月二十四

日上午他仍然到居仁堂，见办公室的作战计划地图都揭下来了，就

大惊失色。我们把情况告诉了他，请他回南京以保安全，随后就调

回国去了。蒋介石后来又聘请德国鼎鼎大名的塞克特将军当总顾

问，他在德国当了很久的国防部部长，是凡尔赛条约后第二德国陆



军的保育者。我曾参加他与蒋介石的座谈，蒋介石问他对日国防

的意见。他说“：最危险的是这条扬子江，必须沿江建设要塞，并沿

江构筑游动炮兵阵地，沿江布置游动炮兵。否则一旦开战，日本舰

队就可直捣汉口，把中国分为两下。”我觉得他的意见也很平常，难

道这种平常道理我们也不懂得，要请教外国顾问吗？不过在蒋介

石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时候，德国顾问是很吃香的。

六　　北平被包围后何应钦乞求停战

南京政府既抱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除了消极的军事

抵抗之外，交涉的活动是积极的。外交部部长罗文干、财政部部长

宋子文二月底来北平就是做这个活动的。罗、宋回南京后，又派外

交部次长刘崇杰来继续进行。他们希望通过英国驻华大使蓝浦

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由英、美出面调停，把上海停战协定重演。

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关系并不大，不似上海那样积极，蓝浦森只

是向日方要求维持辛丑条约，秦皇岛附近不发生战事。

南京政府不但在外交方面对英、美进行活动，作交涉的准备，

同时也在内政方面调整华北的人事，为以后的妥协作准备。蒋介

石曾要我兼任北平市市长，我没有同意；又叫我征求地质学家丁文

江的意见，要他当北平市市长应付日本人，丁文江也不同意。五月

三日南京行政院设立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黄绍 、李煜

瀛、张继、韩复榘、于学忠、徐永昌、宋哲元、王伯群、王揖唐、王树

翰、傅作义、周作民、恩克巴图、蒋梦麟、张志潭、王克敏、张伯苓、刘

哲、张厉生、汤尔和、丁文江、鲁荡平为委员，并指定黄郛为委员长。

从这个委员会名单来看，包括有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华北地方各方

面的人物，也就是想用这个委员会作为第一步“华北特殊化”，与日

本进行直接交涉。黄郛是亲日派的头子，用他来当委员长，很显然

是对日本表示妥协。黄郛被任命后，并不即时就职，而是在上海和

北平与日本人秘密接洽，等待时机的到来。



军事上，到了五月二十四日，日军迫近顺义、通州、香河，北平

成了三面被包围的形势，日机复在上空飞翔。前方的部队正在溃

退，无法收容整理。后方又肯定没有增援的部队，即使蒋介石肯调

援兵，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北平只有刘多荃东北军的几个团和

蒋孝先的中央宪兵第三团。白天我到城内各地去看看城防的布

置，到晚上八点多钟才回到居仁堂，看见办公室里已经不像往日的

样子，我的铺盖也已经捆好了。我问何应钦怎么一回事？他说：

“前方情形你是知道的，军分会现在决定撤到长辛店以南，打算十

一点钟上火车，火车已经预备好，在西便门外跑马厂小车站上车。

你回来得正好，我们等你作最后的商量。在那里有黄郛、张群、李

择一、王伦连我一共六个人。我问撤退有没有请示得到蒋的许可？

何说“：时机太紧急，来不及请示。”我说“：北平呢？”何说“：交给徐

庭瑶防守，他的司令部设在广安门外的白云观。”我说“：敌人已占

领顺义以南地区，还来得及由前方调回来布防吗？”何说“：这就很

难说了，只好尽力地作去。”

黄郛自被任命为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长之后，就在上海、

北平与日方进行秘密接洽，他什么时候到北平我不知道，这次何应

钦邀他来参加会议，自然有作用。黄郛说：“由驻北平日本武官方

面得到的消息，如果中国方面肯派军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便可停

止对北平的进攻，用外交的方式结束此次战事，并希望在夜里两点

钟给他们答复。否则关东军即向北平进攻。黄郛、李择一自不必

说，张群的意见是同黄、李一致的，但他不说话。王伦则主张守北

平，并且要立刻调炮兵到天安门、中华门，向东交民巷轰击，先肃清

城内的日本驻军，不管他日本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一

概把他轰完，横直也不过丢了一个北平；使英、美旁观者吃一些亏，

然后他们对日本有所责难，谁叫他们同日本人住在一起呢？他这

些激奋的话，大家都不赞成。何应钦没有主意，仍然想撤退。我

说：“调兵增援肯定不可能，前方部队正在溃退，未必就能调来北

平，从容布防，而我得到的消息已经有人从事伪组织，运动某些部



队参加。如果我们军分会一撤退，伪组织可能就立刻出现，敌人就

利用伪组织作为对手与它签订协定，作为这次战事的收场；将关东

军撤回关外，并不占领平、津，而平、津已成为一个特殊化的第二满

洲国。这样河北就非我国所有了，损失岂不是更大。因此我主张

一面布置北平的城防，一面派军使去商量停战，万一停战不可能，

然后把北平交由徐军长作背城借一。我们那时候仍有从容退出的

时间，现在又何必这样急呢？”大家都以我的说法为然，但何应钦仍

以未曾得到蒋介石的指示为顾虑，因为事情太重大了。那时北平

和牯岭长途电话还不通，打电报去请示万万来不及。我说：“委员

长要我们来主持这方面的事，我们要为他负一些责任。古人说将

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现在是君命来不及的时候呀，我们应该把

责任负起来吧。如果以后委员长不同意，我们愿共同受国家法律

的处分就是了。”我说完这番话，张群支持我的意见。何应钦才决

定派军使去与关东军商量停战。由黄郛、李择一去答复北平日本

武官。王伦见这样决定，遂愤愤地上楼睡去了。后来王伦在中南

海骑马，堕马触树，脑破身死。他在那时算是北平军分会参谋人员

中主张抗日最激烈的分子。

五月二十四晚上的秘密会议开到一点钟以后，才决定派军使

到顺义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与西义一师团长商量暂时停战办

法，其实就是战败了作城下之盟。派什么人当军使呢？这是一个

忍辱负重的差使，既要有相当的官阶，又要有相当的仪表，最主要

的还要会讲日本话。于是选派军分会作战处处长徐祖诒（燕谋）去

充这个角色。他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精通日语、相貌魁伟的少

将，是很适合上述要求的。他当初不肯去，恐怕到那里受凌辱及以

后还要受全国人民的责难。经我们多方的劝勉才答应了。他同北

平日本使馆武官于二十五日上午五点钟乘汽车由东直门出城，抵

达顺义某一个村子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同师团长西义一商量

停战办法。路程不过五十多里，个把钟头就到了。我们就好像热

锅里的蚂蚁一样，静待他的回音。我们的行李已经捆好，不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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